
開放文學  -- 推理探案  -- 楊乃武與小白菜
第十八回  斗室中密語談佳麗　茶寮地踞坐品清泉

　　話說錢寶生，因想起了一人，所以笑將起來。子和聽說，忙問寶生道：「想起了誰呢，這般的好笑起來？」寶生道：「方才大

少爺不是問鎮上可有絕色女子嗎？我倒想起了一個，這人大少爺見了，定得酥掉了身軀，飛去了魂靈。這個女子的面貌，真可說是

絕色，雪也似白，水一般嫩的皮膚，花一樣嬌，月一般亮的臉龐，不短不長，不瘦不肥，兩條春山般的眉毛，灣灣細細，宛比兩片

柳葉。一雙秋水般的眼珠，又明又亮，黑白分明，櫻桃小口，鮮紅欲滴。襯著一對三寸金蓮，渾如兩只水紅菱兒。任憑是鐵石人

兒，禁不起她秋波一轉，便得魂靈飛上半天，三魂渺渺，六魄蕩蕩。不要說倉前鎮上，算得是頭兒腦兒尖兒頂兒，便在大少爺住的

餘杭縣內，杭州省內，怕也找不出第二個來。這人大少爺見了，定必中意的了。」　　子和聽寶生說了這一大套，早酥麻了半邊，

忍不住笑著道：「老錢，別亂說胡話騙人，那裡有這般標致的女人，怎地我這兩天沒瞧見呢？」寶生忙道：「我怎敢騙大少爺，真

是有這麼一個絕色女子。」子和笑道：「既是真的，這人在那裡呢？快說出來吧，別悶在肚裡，叫人難過。」寶生笑道：「是的，

大少爺且別心急，待慢慢的告訴就是。這人母家姓畢，名喚生姑，鎮上的人因她生得又白又嫩，宛比小白菜一顆，即送了她一個外

號，便喚做小白菜。大少爺，你聽了這個外號，已可以想到她的漂亮標致了。」子和聽得，只是呆呆地發怔，忍不住問道：「老

錢，小白菜是什麼樣的人呢？」寶生笑道：「大少爺別先心急，待我細細的告訴就是。」子和自己也覺得太于猴急，禁不住噗哧一

笑道：「不是我心急，實是這個女子大約真是個絕色，叫我如何忍耐得住呢？寶生知道子和若瞧見了小白菜，定得神魂顛倒，一心

要想到手中。便是一個私娼，也得說到千難萬難，方能騙他的金錢，如水一般化用。何況小白菜，又是個良家婦女，自然要說得難

上加難，好叫他請自己設法，其中利益，那就難說的了。想定主意，便向子和笑道：「大少爺心急也用不著，得意卻亦不成功。人

家是個正道的良家婦女，已嫁著丈夫，我們只是說她的標致罷咧。若說是到邪路上去，那就不對了。」子和聽了渾如一盆冷水澆

頭，渾身冰冷，呆呆地道：「老錢，你如何知道她是正經婦女呢？她嫁的又是何人？是一個有財有勢的人吧？」寶生道：「這怕不

是。小白菜嫁的丈夫，說也可笑，卻是個醜陋不堪，身不滿五尺的三尺短命丁，同了小白菜的絕麗清雅，真是極端不配，兩個人在

一起，真是個潘金蓮同武大郎。而且家中貧苦非常，差不多吃了朝飯，沒晚飯的樣子。他的丈夫，做一個豆腐店中的伙計，每月收

入，那裡夠養家活口。還虧得小白菜做得一手好針線，替人家做些活計，才可以勉強度日，似這般嬌的一美人兒，倘是生長在大家

閨閣，怕不是個閨閣千金，偏偏落在貧苦人家，做一個豆腐伙計的妻子，紅顏薄命；說小白菜的景況，可算是一些不錯的了。」

　　劉子和聽到這裡，早笑顏逐開的道：「老錢，如此說來，小白菜嫁的丈夫，面貌既醜，家況又窮，不過是個下等商人的妻子，

怎說是難上加難，不容易設法到手呢？一個女人，沒有不愛金錢和漂亮的丈夫的人，小白菜生就這般閉月羞花的容貌，嫁得了一個

醜陋不堪的丈夫，又無財少勢，心中未必樂意，難免冤老天無眼，巧女常伴拙夫眠，不得意可想而知的了。別說是別的，就是到了

晚上睡覺，高興之時，瞧見了如此的一位醜八怪似的寶貝，興致先得丟了大半，又是個二尺短命丁似的矮子，湊了頭不湊腳，把一

時興頭，都掃得乾乾淨淨，這般的苦況那裡忍耐得住。倘是有一個漂亮年輕男子，手頭又鬆，勁力又足，去勾搭上去。自然容容易

易的到手了。小白菜怕不也是這般，我倒真的以為怎樣的困難，原來都是你的胡言亂語，有意哄騙我的。」寶生忙道：「大少爺，

你別得意。話雖不差。一個女子，沒有不貪富貴榮華，同了標致丈夫，小白菜這個女人，卻不大相同。母家是個書香門後，父親也

進過黃門，自幼熟讀詩書，對于一個女子的閨門女訓，三從四德，最是知道，從不肯越規失禮一步。只因父親死後，家中遭了水災

兵變，一貧如洗，方到夫家做童養媳婦，自小就同他丈夫在一處，直到了去年，方才圓房。對于丈夫，雖是這般的似醜八怪短命丁

般的人，絕未有過半句冤言，夫妻恩愛非凡。家中貧苦，每天忙著女紅，作為日常用度，也很愿意。不論是誰，同她談起丈夫，絕

對沒說過不好。平常日子，遇見了面生男子，別說是說話，連看都沒看過一次，可以知道她的貞節不同尋常了。他丈夫每月住在家

中，也不過五六天光景，其餘的日子，要住在店中。小白菜在家中，除了一個傻姑娘之外，只有一人，也不寂寞，連大門都不輕易

走出一步，只在家中料理家事。倉前鎮上的人，那一個不說小白菜的賢惠溫淑，似這般的女人，豈是金錢可以打動于她。要想他到

手，豈不難上加難，再難也沒有的事情呢？」這一大篇言語，倒把子和說得目瞪口呆，好半晌，方遲遲的道：「這般說來，想她是

不成功的了。老錢，你怎地知道得這麼詳細？」寶生笑道：「小白菜的丈夫，姓葛名品連，因他的父親，鎮上人為他排行第一，都

喚他做葛大，品連即都叫做葛小大，同我卻些認識。葛大在世生病，都是我去看病，如今還是這樣。小大同小白菜圓房，我還去吃

過喜酒。聽說圓房的費用，有一半卻是小白菜平日做了活計積下來的呢。葛家的事情，我怎麼不知道呢？」

　　子和聽得寶生認得小白菜的丈夫葛小大，平時又常去看病，葛家的事情，又知道的這般詳細，寶生同葛家自然是很熟的了，同

小白菜也必認識。這事托了寶生，請他設法，或者有些希望，不覺把方才死掉的一顆心，又活了起來。方待開口，托寶生設法拉

馬，不禁又想到寶生所說的言語，小白菜標致得天仙花人，真是地下少有，世間無雙，想倉前是一個區區小鎮，那裡有這般美貌的

女子，不要寶生怕自己這次看會沒瞧見絕色女子，心中不樂，有意胡言亂語，提自己興致，實則并沒有這般一個美麗女子。如今聽

得之後，即去托他設法，豈不被他取笑，非得待自己瞧見之後，若是同寶生說的一般無二，確是個美貌佳人，那時再重托寶生，尚

不要緊。便是多化幾個錢，心中也是愿意，想定主意，即向寶生道：「老錢，你的話可是當真？我總有些不信。世間也沒有這般漂

亮的女子，既有了這般面貌，卻嫁給一個豆腐店伙計，相貌又醜，家中又窮，卻是十分恩愛，這般情形，誰都不能相信。」寶生也

知道子和沒有瞧見小白菜，不肯相信，非得叫他瞧見之後，方可以使他化上幾個。似小白菜這般的嬌模樣兒，子和看見，怕不魂靈

出竅。到了那時，盡自己開口，把金錢如水一般用去，亦然愿意。自己的利益，便不用說是大得其利的了。便笑道：「大少爺，不

用不信，只須明天同我去看她一看，方知道我老錢不是說謊，欺騙你大少爺哩。好得明天看會，總得出門，大少爺只要跟著我走，

自然能得瞧見咧。」子和所得，很是歡喜。這時雅雲、瑞香二人，呆呆地坐在一旁，聽二人談講，只因了錢寶生說起話來，被鼻孔

所礙，哼哼卿卿的說不清楚，也沒聽了二人講的究竟什麼事情，只知道在那裡講小白菜，心中也知道是個絕頂標致的女子，只是怕

說了人家標致，把自己落了下去，子和不喜歡她們，便一言不發。如今聽二人談畢，方笑著道：「大少爺說些什麼呀？這般的歡

樂，酒都冷咧。」這一句話才把寶生喚醒，忙喚人添酒換肴，同子和再行暢飲幾杯。這晚子和因知道了明天可以瞧見絕色美人，心

中甚喜，不覺多飲了幾杯，有些醉意。寶生仍命雅雲、瑞香留住，陪伴子和，寶生自回房去，各自安歇。

　　到了明天，正是七月底的一天會期。寶生絕早起身，走到樓上，在房門中側耳一聽，裡面子和卻醒了同雅雲談話，寶生恐子和

起得晚了，差過了會時，又不能瞧見小白菜，忙高聲叫道：「大少爺，醒了沒有？出會的時辰，雖是下午，去瞧昨天說的美人兒，

卻得早些前去。不然，看會的人一多，便不能瞧仔細咧。」子和在房中聽得，忙一壁披衣起身，一壁笑應道：「老錢，房裡來吧，

我已在這裡起來了。」寶生即一推房門，卻沒有上門，伊呀一聲的開了，走進房去，子和已跨下床來。雅，瑞二人也都起身。寶生

喚過僕人，安排面水早點，一切就緒。子和因今天晚上，倘是看見了小白菜真是天仙一般，少不得要托寶生設法，總有一些機密話

商議，免得被雅雲等聽去，不大穩當，即取出了二十塊洋錢，悄悄的交給寶生，命寶生打發二人回去。寶生接過了錢，把雅、瑞二

人叫到外面，每人給了五元，命她們回去。二人謝了一聲，進房來辭了子和，方各自回去。倉前鎮上這種土娟，很是價廉，每夜有

了兩三塊錢，已很豐富，如今得了五元，心內都很喜悅，不知寶生已除了十元了。子和見二人已去，便摧著寶生，到外面去探看小

白菜，寶生點頭道：「葛家住在太平巷地方，我們只須到太平巷中一家茶館見面去品茗守候，自然能得瞧見。葛家的大門，恰巧對

著茶館，小白菜若是出來，逃不出我們的眼睛。大少爺，只依著我的暗號觀看就是。」子和點頭應諾，寶生即穿好衣服，子和因今

天要見天仙般的美人兒，著意的修飾了一番方一同下樓，走出店門，一逕望著太平巷走去。

　　不多一刻，早到了太平巷隊寶生回頭向子和笑道：「這條小街在這橋下，便是太平巷了。」子和一望，只見這條太平巷，既小



又狹，真是陋巷，巷內房屋都是低小非凡，住在這種小屋內的人，景況可想而知不好的了。一壁思想，一壁已走進了太平巷，覺得

腳下高低不平，俯首一瞧，卻是泥地。子和也不管他，隨著寶生，高一腳，低一步的走了一回。寶生又回頭道：「到咧。」接著把

手一指左邊，有一幢矮屋，牆上沙土，已剝落不堪，正是小大家中，子和看了，不由得一呆，暗想小白菜倘其是同寶生所說的一般

標致，怎地住在這般簡陋破圯的房屋，豈不可憐。這時寶生已轉進葛家對面的一家小茶館內，子和也忙跟了進去，一看這家茶館小

雖小，地方倒還乾淨。茶館內這天因看會的人多，早擠得滿滿的。有幾個認得錢寶生的，早站起身來招呼。寶生也一一點頭招呼過

了，同了子和，走進裡面的一間，布置得稍稍稚致一些的雅坐，四面一望，也滿桌子坐了茶客。茶博士已走過來向寶生張羅，寶生

一找，恰巧有沿街的窗檻之旁，有一張桌子，只坐著一個茶客。這桌子一邊，靠著兩閂短窗。開窗之後，恰可瞧見街上。瞧葛家也

很清楚，便笑著向子和道：「大少爺，沿窗桌子上好嗎？」子和一望，覺得在桌子邊瞧街上，很是容易，看葛家也是恰好，心中甚

喜，點頭道好，忙一齊過去坐下。茶博士泡上一壺雨前，寶生早把兩面短窗開了，子和即爬在窗欄上瞧著街上，見往來的人，十分

熱鬧。這天正是會期，看會的人，都己到來。倉前鎮上，平時冷清清地，今天已成了個熱鬧市鎮，人頭擠擠，盛極非常。每一家人

家的門前，都攔著擋木，裡面排著幾雙椅子長凳，預備看會時坐用。子和一瞧葛家，也是如此，心中暗晴歡喜。暗想停一回看會之

時，小白菜自然也得出來看會，坐在那裡，自己可以細細評品，小白菜究竟是怎樣的標致，當然可以一目了然，看得清楚了，心中

十分歡喜，即面朝著短窗坐下。寶生已篩了一杯香茗，授給子和。子和一壁飲茶，一壁舉目四望，瞧見茶館內的茶客，已擠得桌上

坐滿，都在那裡談天說地，高談闊論。這時候天將早末午初，到了午飯時期，子和暗想，茶館內的茶客，總須回去吃飯，便是自己

同寶生，也得午餐，餐後再來，說不定這處座位被人家捷足先登，豈不可惜。小白菜出來，不能細看。正欲向寶生暗暗說知，卻見

寶生向子和笑道：「大少爺，這時離出會時候還早，肚中想亦餓了，倘是回去吃飯，怕再來時人越發的多了，這個座位被人家得

去，不如就在這裡吃飯，命人把酒菜送來，大少爺慢慢飲酒等會出來如何？」子和聽得，正中心懷，忙連聲應好。寶生即喚過一個

跑堂的吩咐道：「快到我店中，吩咐伙計，把預備的酒菜送來。我同這位大少爺，就在這裡吃飯咧。會過之後，多賞你幾個酒錢就

是。」跑堂的忙答應自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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